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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校友雙月刊寫專欄不覺已經十幾年，最近把其中的四十篇收集一起出版

……

夫
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無以警眾，非辯無以適時，非才則言

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慧皎，《高僧傳》 

這本書是我過去十多年間發表在《臺大校友雙月刊》的雜文。我原來希望把它

定名為《杜鵑花城的教育》，但是仔細想想，畢竟我這些文章所反映的「教育」就

好像我常常說的，實在是非常「個人」的，不應該把它們完全推給臺灣大學。所以

最後只能用我個人的名義來出版。 

這本書不是學術論文集，但是對於一般大學生（更不用說中小學生），它是

很難讀的，畢竟它是一個學者的作品。我是一個右手寫學術論文，左手寫雜文的匿

覓（Mneme；希臘神話司記憶的女神，是九個繆思的母親），所以堆積了很多的人

事地的名字。這是寫作的習慣使然。但是如同我在書中引述的薩洛維校長（耶魯大

學）對大學新生的鼓舞一樣，我是從學習作一隻狐狸開始；自得於廣泛的知識，然

後慢慢追求哪一件最大的知識（就當作是真理吧）。 

從臺大的日子開始，我就覺得廣博的知識是教育的基礎，其次才是明辨，也就

是說能用批判的訓練來選擇正確的知識和判斷。再次才是去問權威。最糟糕的莫過

於是去問不是權威的威權人士。我說這句話是放在人類對於宇宙人生的種種知識究

竟是從何而來的這個大問題。我在上研究所時，教我西洋思想史的包默認為西洋思

想史有五個大問題（上帝、自然、人、社會、和歷史）。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反省，

因為知道我們要在宇宙世界裡面過安定和幸福的生活，那麼一定要發展出可靠的方

法來分析、瞭解、或參透這些知識，缺一不可。近代的西方思想史反映的就是人類

建構方法論的努力，為其有可靠的方法論，人類才可以談獲取真正的知識。它的第

一個階段就是確立知識如何可靠：不該只靠上帝或教會的權威。近代以來，人類發

現廣泛收集各樣的知識資料的重要性。從此知道要辯證地描述、比勘、批判，以建

立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解釋。顯然，博學就是這個知識鏈接的第一環。 

我的新書《想像「聲辯才博」》自序
文‧圖／李弘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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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東亞受傳

統中國（特別是儒家）思

想的讀書人一定不會同意

這五樣東西是宇宙間最重

要的問題，至少會覺得他

們的比重並不相同。例如

上帝或許對東方人來說不

是那麼重要，而人和他的

社會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問

題。這個可以接受。重要

的是如何建立起處理人及社

會問題的可靠途徑。顯然地，中國人通常就

是認為聖人和聖人的話（「經」）就是絕對

有權威的知識。對於這一點，東方人太過自

信了。從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以降，多數的

西方知識人已經放棄這種尊重經書（更不用

說政治的領袖，師長或父母）的權威以求得

知識及真理的想法了。 

我所謂杜鵑花城的教育大約不外就是這

種廣泛閱讀的習慣，並且相信它是日後堅固

的學術或技術知識的基礎。 

我後來常常提倡通識教育，也把它和德

國洪保德提倡的Bildung（教養）教育相互發

明。大約二十年前，臺灣（香港則略早）學

界對於通識教育興起了以前沒有的關心。這

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而我也正好回到臺灣，

參與了這個發展。我曾經寫了很多篇有關通

識教育的文章。在經過了大約二十年吹捧

「人文」的口號之後，有

相當一段時間，臺灣高等

教育的關心轉而支持通識

的理想。通識之為名，不

外就是廣泛的知識。 

當然，廣泛閱讀本身

不是教育的目標，而只是

基礎而已。下一步當然就

是讓這些多面向的種種知

識互相為用，好辨明知識

的真偽、次序、相關性等

等。這個是我常常說的批判的態度，它是達

到可靠知識的重要途徑。 

當然，批判是一個與批判的對象互為依

違，或說有辯證關係的過程，因此批判的態

度本身還會隨著批判對象的改變而改變。持

批判的態度固然是很好，但是並不是每一個

人都能把那種辯證的過程處理妥貼，能做到

當他批判的對象改變時，也跟著修正他的批

判方法或途徑。這個潛在的困窘是阻擾人們

獲得真知的絆腳石。能夠越過合理的程序而

克服這樣的絆腳石的人，他就必須具有特殊

的才能。在我看來，這種才能應該與所謂的

魅力（charisma）很相近，可以用來說明為什

麼許多有魅力的領袖可以通過超越理性的方

法來影響時間的腳步和方向。慧皎說「非才

則言無可采」在我看來，這正是講不出道理

來的情況。的確，很多時候我們必須依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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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超然的恩賜（charisma 的原意；也許也可以說有上天給我們的啟示）來克服暫時的

迷茫。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都是用簡單的理性就可以處理的。 

以上交代一下我思想的方法。它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了我的書名所用的「聲辯

才博」四個字的特色。本來聲辯才博是用來形容講解佛經的倡導師的工作內容和條

件，但是我覺得它用來說明知識人的特質也非常合適。其中的辯、博和才上面已經說

了。現在用我思想所標榜的理想來說明我標榜聲這個字的意義。 

我認為廣泛的知識和建立一個與不斷演化變更的知識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兩個

工作之間，無非是要把握知識的動態真相，用超過單純理性的魅力來控制知識「有時

而窮」的窘境。這就是近代學者追求知識的形象。同時，我認為還有一個常常被忽略

的特色，那就是學者們一般都相信一切的知識都有它的美的性質。我在書中多次談到

「美」：偉大的歷史作品必然具有美麗漂亮的文字特性。我也說過真理常常會表現在

很簡明的公式上面，事實上，我簡直認為美是所有知識的必要且充分的特色。 

這就帶我們進入所謂的「聲」的境界。慧皎原來對「聲」的說法很簡單，在一

個大多數人還都是文盲，沒有讀經能力的世界裡，人們一定必須依賴經師朗讀和闡釋

來瞭解信仰的內容。如何用聲音的抑揚頓挫、儀式的設申會興來演繹經義，這是對真

理的無上禮拜。我在書中也兩次提到中國因為佛教的傳入而發展出氣派宏遠而程序周

全的演講技術。所謂的「聲」指的就是這樣的境界。 

所以我選擇了聲辯才博作為追求知識乃至於真理的方法和理想，是值得讀書人充

分憧憬的指引。這四個觀念原本是對僧人講經的儀式的簡單描述，歷史上很少有人引

述它。到了敦煌學問興起，這才有人注意俗講和倡導的重要性。我在思考中國教育傳

統時，不時談到演講的重要性，其實就是受到它們的影響。從更為廣濶（例如知識的

追求）的角度來看，聲的方法（及理想）卻能幫助我們演繹出人類知識活動的詩篇。 

讀者們只要讀幾篇這本書的文章一定會馬上發現我對古典自由主義最為認同。

這一點我幾乎完全可以不必在這裡覆述，書中已經表露無疑。其次，我對於歷史的學

術最有興趣，甚至於可以說是最有心得。收入的文章多半是談歷史的「知識」。我但

膽敢說，歷史幾乎是人類展現他們對抗真理的具體，而且不斷的過程。為什麼這麼說

呢？我上面說我追求知識遵循的是一個有一定理性的程序，目標是為了規劃美好的人

生，用它來指導我們與人以外世界的交流和互動。然而，歷史是人自己造出來的，歷

史的現實卻常常與人類全體共同的理想相互牴觸。我完全相信歷史充斥了人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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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理性準則的行為。把他們如實地寫出

來，用感人的文字以及能讓讀者共鳴的筆法

次序地交代。這個是歷史學術的首要任務。

最後，我應該指出，教育是我最中心

的關心。書中我屢屢談到學生運動和他們的

歷史意義。教育的目的是養成學生博學的習

慣，並進而能「審問」、「慎思」、和「明

辨」！但與讀者能參與一同建構現代學生的

知識內及知識外的終極而統一的理想。進一

步說，雖然我再三強調理性的知識，但是我

也瞭解：許多不屬於「狹義理性」的方法和

程序也可以幫助我們證成真理。在通識教育

裡面，音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對於音樂

沒有研究，但是卻喜歡讓音樂變成我生活當

中積極的一部分。我缺乏正確（更遑論典

雅）的文筆來敘述如何可以達成這個理想，

但是對於熟悉的樂曲，我對於它們的寫成，

流傳的歷史，卻常常有莫名的感覺，渴望能

把它們當成完美的知識。的確，知識最後的

形狀應該是流動不拘、上下跳躍、發而中節

的表現。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正就是如此麼？ 

在過去十多年中，我曾經得到和多朋

友的幫助及指教，我無法盡列這些朋友的名

字。只能在這裡表示對他們全體的感謝。不

過《臺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輯林秀美女士一

定要提出來道謝。她好意安排讓我替校友雙

月刊寫文章，讓我覺得我寫的文章居然還有

人讀，而發展出一種公共知識人的自我認

同，並且一寫就十多年。非常感謝她的負責

和鼓勵。也謝謝幾位推薦這本書的朋友們。

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是時刻鼓勵我的忠

誠摯友：古偉瀛，吳密察，林健男，孫康

宜，陳力俊，關子尹。希望我的文章和思想

還與你們的識見與期待相符。兩外，我當然

必須不忘謝謝商周出版的編輯人員和美工，

特別是林宏濤和梁燕樵兩位。他們的犧牲和

鼓舞才能成就這麼一本難得的出版品。我相

信讀者們都跟我一樣，欠他們從心底出來的

感激。 （李弘祺 2022年3月24日於台北）

李弘祺小檔案

1968 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

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

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

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

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

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

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

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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